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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金庸小说中几个变态女性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里，他塑造了许许多多鲜活的精微复杂的女性形象，注重挖掘人物性格内部的弱点与缺陷，对人性病态心理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与透视。他深刻的洞察力将“情爱”描写提升到人性的理论高度。所以在这里我要说的并不是金庸小说中的“武”，也不是“侠”，而是一言难尽的“情”，就因为“情”的失意让天使般的人物变成万人唾骂的恶魔；也让天真纯朴的人物为了爱而失去尊严成为爱情的奴隶。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他写“言情”超越了许多言情小说家，是他们不可比拟的。孔庆东先生曾说过：“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都在他的武侠小说中集中亮相。金庸先生将女性与爱情有力的结合，爆发出最震撼人心、最耀眼的光芒。”他创造了一个个爱情童话，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金庸创造了许多美丽女性，她们多数都是将爱情作为他们全部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爱情她们是无限的向往和追求，宁肯为所爱的人付出千百次的伤害,也不愿退出这“爱情”，甚至她们生命的原动力就是为了追求浪漫情趣的“情”。就因为“情”这种东西，使她们一误入情障，就愈陷愈深，最终难以自拔。她们中有的在爱情的挫败之下，内心受到强烈的扭曲，形成严重的病态心理，做出一桩桩丑恶之事，有时令人发指，但思之则恻然生悯；有的怯弱而任性迷情，使她们善良、纯洁的心灵受到伤害而失去自爱，但她们仍是执迷不悟，直至悲哀的死去，成为人间献祭品。本文从金庸小说出发，探寻这两类女性，从心理层面、道德层面上分析她们形成病态的原因，进而考察爱情与人性的真正本质。

一

俗话说得好：“得不到的东西永远都是最好的”。人就是这样，一直都在追寻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对于得不到的东西，心中总是充满着美好的幻梦。情爱更是如此，“一个人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是没有理性可言，更没有礼仪束缚的。真正的爱恋是什么也无法阻止，这正是人性的一大特点。”正因为没有理性的束缚，而这种爱的本能被压抑得太久，在本能欲望的冲撞之下，这些美好的幻梦一旦落空，心性就受到扭曲而变态。这使她们做出有失道德良心的事，让有的人，如李莫愁，何红药，康敏等表面看来美丽风光，却内心彷徨无奈；容颜未老，心却早已沧桑，她们都由一个美丽天使变成世人闻声丧胆的魔鬼。 

(一)怨天愁地的情魔——李莫愁
李莫愁不是《神雕侠侣》中的主要人物，但她却以情痴而闻名江湖，独步武林。她天生美丽，犹如天仙；可她又心狠手辣、滥杀无辜，所以称呼她为“赤练仙子”。一生都在追寻：“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但她一生都不明白“情为何物”。她就一次偶遇，而结识青年少侠陆展元，从此欲罢不能，痴情一生。谁知陆展元与他人（何沅君）永结同心，致使李莫愁爱欲膨胀，性格巨变，从一个温柔少女变成魔头。对于爱情她忠贞不贰，守身如玉。她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背后是她内心说不出的苦楚，她的爱让人深思。在她看来，“我爱你你就应该爱我，如果你不爱我你就该杀。”所以她对陆展元就产生了切齿痛恨，于是就把这个怨恨发泄在整个江湖上。凡是跟她梦中情人（陆展元）有关的，特别是跟她情敌（何沅君）有关的人都通通杀掉，最后何沅君和陆展元都死了。为了让这二人永世不能聚首，她把一个的骨灰洒在华山之巅，一个的骨灰倒入东海。如此狠辣之人，真是不可理喻。

然而，这种恨并没有消失，仍是终生都在痴恋着陆展元。尽管她很恨他，可潜意识里却是深爱着他，且日夜地活在无限的思念中，幻想着对方如果爱自己该多好。这正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陆展元和何沅君相恋成婚了，她心中却留下终身挥之不去的伤痕。她非常愤恨，把这种恨发泄在无辜者身上。她越是这样发泄，其实越是加重自己内心里的伤痛，就更是悲苦。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她是让人同情、怜悯的；在道德上她的滥杀无辜是不可饶恕的。

“情”之为李莫愁，简单地说，就是占有。她一生都在追寻幸福，渴望爱情，这种占有欲越强烈，越使她不幸、痛苦，甚至是恸人的悲苦。越有不尽的渴望，越是不得而更远离幸福，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无奈痛苦和愁闷。真正的爱情是自我牺牲，而不是像她那样夺取对方性命而满足自己，双手染满血腥，而意识不到自己的凶残，只为自己相思无着落而黯然神伤，寂寞难耐。到最后，终于自己为“情”所毁。身中情花毒，难逃一死，于是自投焚烧着的情花丛中，全身着火，还兀立不动，至死犹歌：“问世间，情是何物。”小说中的李莫愁之死，作者写得悲壮而令人感伤：

众人心想李莫愁一生造孽万端，今日丧命实属死有余辜，但她也非天生狠恶，只因误于情障，以至走入歧途，愈陷愈深，终于不可自拔，思之也是恻然生悯。

她本性并不为坏，是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被罪恶的仇恨扭曲了她的心性，使她纯良的本质被仇恨的毒质侵蚀和蒙蔽所以悲苦凄婉终生。

（二）绝望的疯魔——何红药

《碧血剑》中的何红药本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但因为她与夏雪宜的传奇经历，使她在小说中有了特殊的形象个性，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她是除李莫愁之外另一个最为痴情的疯魔。为什么说是绝望的疯魔？是因为她自毁容貌，叛教出走，被人追杀。她抛却了能拥有的一切骄傲，错误地爱上了夏雪宜，而夏雪宜对她无情又无爱，只不过利用她而已。她已受到严重伤害，可她不肯承认这一切，一生的赌注到最后的结局只有死亡，死亡也解脱不了她心中美好的幻梦，一切都成为虚空。

何红药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是一个满面疤痕，形容可怖，行事狠毒的老乞婆。她的疯狂暴戾使人难以接受，是五毒教中最残忍的人之一，可谓邪教中的邪人，毒而又毒。 随着她回忆的展开，我们对她的遭遇和经历感到同情。她是一个可恶的人物，却更是一位可悲可怜的人物。她年轻纯洁，而且花容月貌，只因她把自己的情感、贞操以及五毒教的三件镇教之宝，都送给了一个一心复仇的薄情郎夏雪宜，才使她的命运从此根本改变，连自己的形象也面目全非了。为了情爱，她甘愿献出一切。可她从头到脚都是错。夏雪宜的目的是剑，而她的目的是情，二者的选择风马牛不相及，注定了她的失败。直至华山之巅发现金蛇郎君早已化为白骨。何红药的内心深处被压抑了太久的怨愤、怨恨和不平，在突然间爆发出来，使她变得如疯似狂，种种复杂的心态中充满的是痛苦、哀恸、悔恨和无奈的苦楚。此时的她神智已乱，绝望透顶。烧毁夏雪宜的埋骨之时，她：扑在燃着的骸骨堆上，猛力吸引，乱叫：“好，好，我本来要跟你死在一起。那最好，好极了！”。 

此时的她痛楚已绝，他们三人就这样永远也分不开，继往的恩怨一起化为灰烬和尘埃。她有一千条理由恨夏雪宜，但在她内心深处，却竟没有真正的恨过他。相反，她的内心充满了对他的爱和渴望，她永远盼望他回心转意。这位又老又丑又恶的癫狂疯婆子，是这样一个真挚得可悲、可怜的女人，不得不让人为之同情。她所经受的创伤是任何女性都不可能承受得起的，而怎么不会使她绝望而成为疯魔呢？真是多情女子薄情郎，由此可见，何红药的爱：痴、狂、癫。

（三）阴狠的自恋狂---康敏（马夫人）

康敏（马夫人）是《天龙八部》中最变态的一个人物，其心机之深，算计之高世所罕有。其终身都在执行着一个信条，“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小时侯因家贫得不到新衣裳，就去将邻家女孩子的新衣裳剪碎。这童年情结就决定了她一生的性格和命运。面对别人得到的而自己得不到的，总是既痴迷，又羡慕；既嫉妒，又愤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处心积虑的将之毁掉。当别人得不到时，她自己心中却有说不出的快意。

她是一个典型的自恋狂。她自骄容色绝世，只因为萧峰没有看她一眼，自尊心受到打击，就由开始的仰慕之情变成怨毒的仇恨。她毒谋杀死了丈夫马大元，却使出浑身解数，诬陷，栽赃，嫁祸，无所不用，使萧峰手忙脚乱却无从接招，终使他慨然离开丐帮。在杏子林她是一个伸冤的寡妇角色，坐在小轿中由人抬至，全身缟素，含泪垂首，端庄严谨，一开口便以“未亡人”自称，声声要求帮中长老为她“做主”，令人恻然。可句句影射萧峰是杀人凶手，而杀人动机是为了毁灭自己（契丹人身份）来历的证据，最后令萧峰身败名裂，无奈地离去。

自己得不到段正淳，别的情妇也休想如意，她竟要杀了段正淳，使之永远为自己一个人所有。就因为段正淳不带她去大理国做王妃，把她忘了，于是对他采取报复性的占有。在段正淳酒里下“十香迷魂散”麻药，要将他一口一口慢慢咬死，一刀一刀慢慢割死，这是何等狠辣之极的变态行为。这么一个可恶的女人，她渴望浪漫爱情，但她的奇异行为使她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她被仇恨所侵蚀，她偏执的性格和敏感的心理使她畸形变态。她早已不再是一个正常的人，临终之际在镜子中看到的自我形象是：

只见一张满是血污尘土的脸，惶急，凶狠，恶毒，怨恨，痛楚，恼怒，种种丑恶之情，尽集于眉目唇鼻之间，哪里还是从前那个俏生生，娇怯怯，惹人怜爱的美貌佳人？她睁大了双目，再也合不拢来。她一生自负美貌，可是在临死之前，却在镜中见到了自己这般丑陋的模样。出生贫寒的她，由自卑到好强再到卑劣的自尊，促使她失去了道德良知的自我束缚，从而变成这样一个极端自私自恋的变态狂，实在是意味深长。可恶的自尊让她活在仇恨与复仇的阴影中不能自拔，她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任其本能欲望自我发展，最后遭至恶果，正如佛家所说的因果报应。

“女人为爱情而生，视爱情高于一切。”而爱情这东西又是拒绝理性的加入的。女性对于爱情是非常执着，她们渴望的是浪漫爱情，不仅需要爱情本身，更需要的是一种浪漫情趣。当她们的本能欲望冲撞而不得时，她们心理就被扭曲了，形成变态狂，最终被仇恨包围，除了仇恨还是仇恨。李莫愁根源于古墓派禁情灭欲，一误入情障就难已自拔，悲苦一生，成为一个闻名江湖不可理喻的情魔；何红药成为金蛇郎君“始乱终弃”的不幸者，而她一厢情愿的迷恋，对方的抛弃与毁诺，足以使她陷入无可救药的深渊，成为绝望的疯魔；康敏孤芳自赏，心机之深算计之毒，成为金庸小说中又一个典型的自恋狂。畸形的心理使她们丧失良知和人性，最终都自食恶果。

二

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人类情爱世界的描写是非常精彩的，情节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处，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缺陷，也描绘了人性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他写的爱情很是摧人泪下，情节中悲剧人物让读者既为之痛心，也为之同情。仅围绕一个“情”字，就让人世间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他的小说多半是写悲情故事，对人性的奥秘进行深刻的剖析，揭示了人类情感的命运，在这一“命运”的背后，却又是显现了人性的本来面目。李莫愁、何红药、康敏都是一厢情愿的痴迷，一厢情愿的守候自己美好的幻梦。即使受骗上当，也在自欺欺人的固执着。面对情欲冲动足以使她们陷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爱情就是要敞开心扉，全身心的投入，真心诚意地追求和进取，要是没有理智的监督和防护，那爱情的心灵最容易受到伤害。有的人怨恨，就去报复世人，如李莫愁，何红药，康敏；有的人默默忍受、妥协，更甚者执迷不悟，为爱情失去尊严，也失去自爱，如戚芳，马春花，岳灵珊就是如此，让读者痛心惋惜。这三个人都痴到了极点，比之上面三人来说又有其精彩之处。

（一）愚蠢的爱情——戚芳

《连城诀》中的戚芳是金庸小说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人物。面对爱情，她缺乏识人的慧眼，也缺乏坚定的意志。一个乡下姑娘，其青春像田野中吹起的早晨轻风，初生的幼草，天然且质朴，善良而纯真，与师哥狄云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他们一进入荆州城，二人的命运就彻底改变。由于万圭见戚芳美貌而起意，用极不光明的手段使她下嫁，设下圈套陷阱陷害与戚芳相恋的狄云，使他以调戏万老爷的侍妾桃红的罪名含冤下狱。而戚芳只以为狄云负她而万圭是真心照顾，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她举足无措，心乱如麻，在她无依无靠，走投无路之时投入了万圭的怀抱。狄云被害，她竟然被万家弟子用并不高明的手段蒙骗，毫无疑问的相信了一切。后来发现了真相，知道了万家父子是如此阴险狠毒，如此卑鄙无耻，本来对万圭恼怒已极，深恨他用卑鄙手段陷害狄云。这时看到憔悴而清秀的脸盘，几年来的恩爱又使她心肠软了，她采取宽容的态度，妥协一切而没有过多的憎恨万圭。

更令人痛心的是万家父子凶残本性显现时，万圭不仅不顾念夫妻情分，还要听其父亲的话，连自己的女儿空心菜也要杀害。其人性之丑恶，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人本来就是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可戚芳潜意识里蕴含着可怜的妇人之仁，就此葬送了她的性命。真是可悲得紧的愚蠢啊！令人不忍深责。这也许是她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缺乏识人的慧眼，天生的善良本性面对邪恶泯绝人性的万氏父子，是她命该如此。让人伤感叹息的同时，更多的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传统女性的愚忠。

（二）盲目的爱情——马春花

《飞狐外传》中的马春花和戚芳是一样的不幸，一样至死未悟自己的悲剧命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戚芳是被动地被万圭骗取了感情，马春花却是主动的爱上了薄情寡义的福康安。他们发展太迅速了，连话都没有说上一句就以身相许，结果一场盲目的爱情却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马春花是受本能欲望的驱使，而戚芳始终冲不破传统意识的束缚。

  马春花死于爱情，让人匪夷所思。她在订婚的第二天就投入福康安的怀抱，意志薄弱的她在压抑已久的情欲左右下任性迷情。她与福康安根本谈不上爱情，简直就是盲目的投爱，就在福康安路经商家堡，无意中看见她，为着贪她美色，梢作停留，略经安排，便轻易地引诱了她：

但听萧声缠绵婉转，一声声都是情话，禁不得心神荡漾。……他脸上的深情显现了温柔的恋慕，她的眼色吐露了热切的情意，用不到说一句话，却胜于千言万语的轻怜密爱，千言万语的山盟海誓。她与福康安一见钟情未婚怀孕，嫁给师兄徐铮，显然是她迫不得已。面对徐铮蛮不讲理、醋意横生的脾气，使她们夫妻俩隔阂越来越深。这使她心中自然而然的想念着孩子的生父，乃至后来商宝震和徐铮都为了她白白送了性命。

到了京城，她以为今后快乐幸福无比，与情人及爱子团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甚至被喜悦之情冲昏了头脑，专诚请胡斐来道谢，岂知她奇祸就在眉睫。她完全活在自己设置的美幻之中，不明白自己在相府的危机。在她看来只要福康安能将她放在心上，她就什么都能忍受，也就感到满足了。可福康安没有拯救她，并且下毒害她，她至死不肯相信，在生命垂危之际，她的最后一个人生渴望就是能再见福康安一面。当然是无法见到的了，可聪明的胡斐找来长得酷似福康安的陈家洛来假扮情郎，只听到她：“啊！”的一声叫。这声叫唤之中，充满了幸福、喜悦、深厚无比的爱恋。这在她心中已是一个圆满的人生结局，可这结局是在别人的深切同情之下给她的仁慈。

她的一往情深，不仅是一场空，而且从头到尾都是不真切的。她从未看清福康安的本来面目，始终不知道、不觉悟自己错误的给予换回来尽是虚空——所爱非人。最后反被害死，她的下场很悲惨，实在是不幸之极。从传统的婚姻道德的角度来看是她不守妇德；从人性的角度上看，她受情欲的冲动盲目投爱，让人悲也让人叹！

（三）痴呆的爱情——岳灵珊

《笑傲江湖》中岳灵珊是一个纯真可爱的姑娘，她是岳不群的独生女儿，她活泼好动，秀丽可人。从小与大师兄令狐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她与令狐冲之间的感情是不是爱，也很难说。同门十数载，两人相隔六七岁，她跟大师兄要好，多半是英雄崇拜之情和兄妹之情。用她自己的话说：

“平弟，你到此刻还是不明白我的心。大师哥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在我心中，他便是我的亲哥哥一般。我对他敬重亲爱，只当他是兄长，从来没有当他是情郎。自从你来到华山之后，我跟你说不出的投缘，只觉一刻不见，心中也是抛不开、放不下，我对你的心意，永永远远也不会变。”面对她一往情深的大师兄，是处于被爱而产生了爱意，这也是她情窦初开之时，凭一时好感而已。后来这种情感逐渐被转移到林平之身上，这促使她对林平之的爱情是始终如一，坚贞不悔。对于心理畸形的林平之，她妥协一切，对其罪恶行为进行掩饰。她比瞎了眼的林平之更加盲，林平之虽然眼睛瞎了，还能明察秋毫，她却心里犯糊涂。林平之对她薄情寡义，可她仍是执迷不悟，最后当胸刺她致命的一剑，命在垂危，还是至死不知悔悟，始终不改初衷。

当令狐冲答应她不杀林平之的请求时，她的眼中忽然发出光彩，嘴角边露出微笑，已是心满意足的样子。她的这种悲惨结局，让读者为之痛心惋惜，而她却真是痴呆得无可救药。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却无处话凄凉。” 岳灵珊命运悲惨，马春花是如此，戚芳也是如此。她们都是爱情场上的失意者，可她们表现出的是可悲的忠贞不渝和愚蠢的至死不悔。她们痴情终生，一直活在虚空的幻影之中，甜蜜中有着无限的苦涩。

金庸在小说中塑造了这么多鲜活而精彩的女性形象，精微复杂的精神世界里，他深入挖掘她们性格内部的弱点与缺陷。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隐约传达出怒其不争的批判意识，对人性病态心理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与透视。在爱情失意者中，有的愤世嫉俗，乃至成为社会的对立力量，即李莫愁的滥杀无辜，何红药绝望的仇恨世人，康敏迫害负心情人；有的怯弱迷情到底，抛弃自尊而甘愿做爱情的奴隶，无情无爱中执迷不悟，即戚芳愚蠢之极，马春花盲目之极，岳灵珊痴呆之极。她们都不幸，都是爱情场上的牺牲品，也成为人间献祭品，一生的付出换回的只是一场空，真让读者为之痛心疾首，可最终作者给予她们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正体现了纷繁复杂的人生百态，也透视了人性的复杂面，这正是金庸先生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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